
时光匆匆，又一年。扎上口，
封上一袋沉甸甸的记忆。

北国风光，状北疆山川形胜，
叙北疆风土人情，展北疆辽阔，咏
民族相和，用文字触摸人们心中
最柔软的部位，为今日多彩内蒙
古留下无数华章。

掩卷沉思，是怎样的热忱，让
耕耘者用弯成谷穗的腰，把一片
田园耕耘成“诗星空”？披一身晨
曦，种几垄诗，深耕自己。担一肩
星辉，吟唱悠长的牧歌。

让 人 品 味, 袅 袅 的“ 乡 土 炊
烟”里，夹起锅里熟透的真挚，一
缕乡音入耳，曲调踩出蜿蜒的小
路，悠扬中奔向青春的原野，醉了
黄河。

阳光下，“惬怀絮语”，草香见
证生命的欣欣向荣。骏马在北疆
的辽阔间驰骋，一往无前，铺一条
前程似锦的路，一路春光灿烂。

“且听风吟”，用心灵去捕捉
冰天雪地间的纯朴，聆听一汪清
泉汩汩述说时间的蜿蜒，聆听春
天窗口鸟语花香的赞礼。

北国风光，底色的绿郁郁葱
葱。展开北疆，展开四季。天朗
气清，惠风和畅。春绿黄河，壮美
坦荡，千里姹紫，万里嫣红，拉满
北疆之春；盛夏，北疆溢出目光的
凉爽，一碧千里。湛蓝的天空下，
一派洒脱诗意的图卷；入秋，天空
广袤，北疆微凉的风掸去浮尘，露
出自由奔放的品格；冬雪，纷纷扬
扬，苍苍莽莽。千里雪飘，万里冰
封。素描？水墨？只寥寥几笔，
便勾勒出一派磅礴，一派浩瀚。

北国风光，愿为一扇窗口、一
面镜子、一泓清泉、一方绿洲，与读
者朋友一起，感受北疆的壮美，民
族的和谐，感知生活的热度、精彩，
体察人们的心灵、智慧与梦想，洞
鉴时代的生机、气质与深情。

让我们一起共建精神家园，用
大美、纯朴、坦荡、真挚，为之添砖
加瓦。以春天的名义邀约，用你落
墨的目光，拓展巨幅北国风光。

□□李晓

前不久，一个报纸的副刊编辑退
休了，他第一次约我到他家里吃饭。

这位老编辑把大半辈子的时光，
都耕耘在副刊这块田园上了。我是那
块田园的“老庄稼人”，准确地说，他是
我文字的园丁。老编辑与我喝得微
醺，我们搬了两把椅子坐在阳台上，望
着城里的灯火陷入了沉默。

这些年，我在报纸副刊这块田园
上，收获了酸酸甜甜的果实。

小时候生活在乡下，背着绿色邮
包的邮递员常在屋后喊：“报纸，报纸
来了！”

没想到，此后经年，我与报纸副刊
竟结下不解之缘。

最初的那些年，我的投稿还是通
过邮局，想象着邮车穿过崇山峻岭，车
轮滚滚中有灰尘腾起，有古代驿路上
马车“哒哒”的感觉。那时报纸编辑还
是用纸笔编版，所以每一篇文章的见
报，都带着匠人的手艺与手温。

30多年，山河故人依稀，我迎来
了中年的凛冽天风，幻觉中有风雪漫
漫。30多年，我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的
文章算起来也可出好几本集子了。

生活中，我其实是一个嘴笨之人，
不善与人打交道，有时内心翻滚却拙
于言表,生怕突然的一句话让我跑了
体内元气。不过在文字里，我有很强
烈的倾诉欲。我对文字有着严重的依
赖，正如作家毕飞宇所说，写作好比怀
孕，你没写出来时，它拖拽着你的身
体，只有把它鼓起勇气生下来。

我与各地报纸副刊的编辑大多只
是一种神交。我了解的一些副刊编
辑，他们差不多把一生中的美好时光，
都献给了副刊。故乡城市的报刊曾为
我开办个人专栏，编辑与我，至今尚未
谋面。想一想这些，心头备感鼓舞，也
有陪伴的温暖。

我认识的一些作者，他们大多和
我一样，只是通过文字表达着人生悲
欣，在烟火腾腾的生活中，寻觅一方让
心灵宁静澄澈的角落；他们和我一样，
在内心深处感谢报纸副刊开辟的文字
阵地，让我们在那里播种、收获。

感谢副刊田园，让写作者的文字，
郁郁葱葱地生长，也让命运的烟云，飘
荡到更辽阔的世界。

田园

春从何处悄然至，拂水惊梅唤新岁。每逢
岁首，北疆大地的光景大致相仿，草是枯的，风
是冷的。然而，在这新年伊始，心会不由自主地
萌生出无限的期盼与欢喜。欢喜源自草原已经
有了小小的秘密，那小小的秘密属于每一条河，
就在大地自己的血液里，慢慢回暖。

又一年春水初醒，草原梦回。苍天厚土间，
曾经恢宏的河流静静地躺在冰雪的怀抱中，往
昔河面上漂浮着的蓝天白云，以及所有清新的
绿都沉淀在了河底。一直在积蓄着力量，等待
着春天的到来，也渴望着一场从冰封到奔腾的
蜕变。

蜕变并非一蹴而就，它源自大地的内核，
悄然无声地蔓延。温暖的气息一点点涌动，坚
冰深处，已经长出了柔软的触手，它们在冰层
的缝隙间悄然延伸，如同探索者，不急不躁，寻
找着一条条通往自由与光明的路径。水下的
生灵，鱼儿是最先领略到春水暖意的使者，它
们在冰层下的暗流中欢跃，只等着听到春的密
令，“咔嚓”一声，所有被冰雪封印的水域，会在
同一时刻挣脱冬日的枷锁，大获全胜似的一路
奔腾向前。

寒冬将尽，春水又生。大自然对内蒙古大
地的馈赠，千万年流淌。处在北端的额尔古纳
河，如皑皑白雪下即将苏醒的巨龙，悄然间，冰
层细碎的裂纹如同片片银光闪闪的龙鳞，在晨
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不甘落后的海拉尔河，
轻轻扭动修长的身体，舞者一般舒展筋骨，整个
河床发出轻微的“滋滋”声，如同无数只破茧而
出的蚕蛹在撕咬着茧壳，听得人如草尖触及脚
心一般的酥痒。大黑河亦在无声胜有声中默默
发力，壮硕的身躯在渐暖的气息中显露出来，不
再是冬日里那般凝固，变得柔和灵动，变得含温
带热，湿漉漉的气息，分外撩人心弦。

此刻，每一条河的两岸，都听到了春天渐行
渐近的脚步声。半睡半醒的草木，隐约感觉到
温热之气将要萌发，它们已然蓄势待发，每一根
枝条都附着上了绿色魔法，只待春风的密语响

起，便会争先恐后，占领整棵树、整座山、整片
地。想象着不久之后，潺潺流淌的生命之水抚
摸着堤岸的一切，原本枯黄的干草，一定会渐渐
涂上一层淡淡的绿。即将消融的雪轻轻地覆在
它们的上面，像是披着一件迷离的雾纱，朦朦胧
胧，忽隐忽现，所有的黄与绿皆变得柔
和缥缈起来，宛如置身于烟雾缭绕、变
幻莫测的画卷之中。在这绿意初萌的
枝头间，几只活泼的太平鸟穿梭其间，
叽叽喳喳地欢唱着，它们的歌声与水
流的潺潺声、微风的轻吟声、远处牛羊
的低叫声交织在一起，共同演奏属于
草原的迎春交响乐。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元
阳之际，寒意犹存，挡不住坚守在北
疆的生灵悄然萌芽。所谓“万物有
灵”，熬过了最寒冷的日子，祈望春天
的梦一直都在，又一个天地间绚烂生
命的轮回拉开序幕。莫尔格勒河、无
定河、乌拉盖河、锡林郭勒河……无
数条涓涓细流，从凝固的静态中苏
醒，带着春的讯息，一路唤起每一个渴
望生长的灵魂。当严冬的尾声渐渐远
去，春水的新生缓缓降临，大地开始温
润，地面开始酥软，万物开始舒展。一
切的一切，都由内到外释放出生机，迎
接着草原一个全新的到来。

又一年春水润物，温情绵长。“蓝
色故乡”的美称里藏着无尽的辽阔与
纯净，这里的河流高硒低硫、可饮可浴，不禁让
人遐想，这莫非是天上神女因春回大地而落下
的喜悦泪水？正是这份源自大自然的恩赐，让
春水渐融后的土地愈加生机盎然。

在内蒙古大地上，河流犹如巨龙蜿蜒，纵
横交错，奔腾不息；湖泊宛如明珠散落，星罗棋
布，熠熠生辉。它们如同大地的血脉与精髓，
赋予北疆无尽的灵气与神韵。一条条看似不
同的水脉，却都以一种不屈不挠、浩荡东流的

相同姿态，穿越了千年的岁月，滋养了一代又
一代的草原各族人民。

依水而居，傍水而生。打开内蒙古的生态
画轴，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离不
开清澈纵横的条条水脉。丰富的水资源灌溉

了呼伦贝尔大草原，使得森林牧草郁
郁葱葱，摇荡着“天苍苍，野茫茫”的
气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了河套平原
的沃土，让一片片金黄的麦田在阳光
下波光粼粼，“天下黄河，唯富一套”
的美名响彻四方；丰富的水资源浸润
鄂尔多斯高原的深处，滋养了耐旱的
灌木与蒿草，让荒漠化边缘的土地重
新焕发生机。

文明起源于深邃的脉络，文化深
植于广袤的厚土。北疆大地上的河
流，不仅仅是地理上的界限，更是连
接各民族情感的桥梁，是各族人民共
同依托的生命之源，也是多元文化交
融共生的见证。那醇香肆意的烧麦，
嚼劲十足的牛肉干，香脆可口的对
夹，热气腾腾的羊肉火锅，每一口都
饱含着丰沛的河水和多彩的文化，就
像春水涓涓，绵延不断。

大青山巍峨矗立，黄河水自大地
深处奔腾而来，在内蒙古大地上汇聚
成一条条壮阔的河流，滔滔不绝，经历
九转十八弯，越过一座座城市、乡镇、
苏木和嘎查，进入一次次更壮大的循

环。千百年来，内蒙古各族人民正如这春水一
般，在北疆大地上生发、成长、茁壮，从一条条河
流出发，一步步迈向广阔无垠的天地。各族人
民在悠悠岁月中，相互依偎，共生共荣，孕育出
独特的北疆文化，赋予广袤草原无尽的灵魂与
深邃的内涵，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内蒙古风采。

又一年春水流淌，共赴新征程。冰雪消融，
暖流潺潺，绝不仅仅是自然现象，更蕴含着丰富
的生活智慧和生命哲思。人生，亦如河水，挺过

了寒冷的冬天，自信地站在迎接未来的路上，深
信每一个磨砺中累积的坚韧，终将化作推动成
长的磅礴力量，一路欢歌，一路澎湃，向着更遥
远的彼岸进发。

坚冰深处春水生。当二十四节气在奏响大
寒这个最强音之后，便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转
折，引领人们步入暖意融融的春天。这恰似人
生的轨迹，在触及最低点后，悄然间踏上了回升
的征途，好运的曙光初现。

在新的征程里，生活开启了温暖模式。元
旦的钟声余音未了，不止河流蠢蠢欲动，一个
个节日也接踵而至，让日子更添暖意。腊八粥
的馥郁、年糕的甜蜜，以及牛羊肉的丰盈滋味，
都在预示着一个最为隆重的节日——春节，正
紧锣密鼓地向我们靠近。不久之后，远方的游
子也将踏上归乡的征途，眼中闪烁着对亲人的
思念和对未来的期许。只要心中有期待，生活
有梦想，就一定能穿越严冬，迎来下一个春暖
花开。

在新的征程里，平凡的你我他并不平凡。
生活从不辜负每一个坚持不懈的人，就像尘封
的河流在冬日的沉寂后，终会破冰而出，以不可
阻挡之势，奔流向前。新禧曙光初现，它折射了
美好的本质：幸福从不是偶然，而是源自不懈的
奋斗与坚持。

春水萌醒，清新涌动，冲刷着每一个角落，
让那些不遂人意的过往如落叶般随风而去，渐
行渐远。我们得以站在全新的起点，心怀憧憬
与期待，热烈而勇敢地拥抱万象更新的一切。

长桥柳岸春水漾，溪合江河万里长。这是
春水的力量，它在城市街巷中涌动，于乡村田野
间奔腾，最终汇入母亲河那壮阔的洪流，永不停
歇。这是草原的力量，沿着中华民族五千年的
足迹，穿越重重山脉，越过广
袤戈壁，掠过辽阔草原，跨越
时间鸿沟，汇聚着多元人文，
以磅礴之势，浩浩荡荡，从新
起点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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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叶上的露珠，一定是大地
上醒来最早的眼睛。此刻，它正
惺忪地注视着天空下的草浪。

夜色即将褪去灰蒙蒙的襁
褓；星空将大把大把的银子撒
向芬芳的草地；月亮的脸庞分
明是一张明眸皓齿的笑靥，顷
刻间便喷薄出一轮婴儿出浴般
的朝阳……

大地上的事物瞬息万变，
而河流不改初衷。

时而湍急，时而平缓，时而
潺潺，时而泱泱。不论时光的
脚步走到哪里，河水总是奔流，
一路向东，向着太阳升起的方
向，千折百转，昼夜不停。

在母亲的胸膛上，河流就
是脉搏，是心跳，是输送生命营
养的血管。

这是长调——我的长调。
“乌尔汀哆”，当我说出这个词
的时候，我的声音是羞涩的、颤
抖的，我的眼眶里蓄满了一条
长河的波涛……

一个吃着母亲用双手挤出
的鲜奶长大的孩子，不会摔跤不会
骑马不会长调，是惭愧的。但这不会阻隔这条河
流对他的滋养，不会削减他对这条河流的敬重，
更不会影响他以另一种旋律歌唱对这条大河的
崇仰。

我是听着短调降生的。听着听着，短调变成
了长调。它像一根脐带，牵系着我的源头与未
来。这根脐带一直攥在我的手中，它像一根结实
的缰绳，掌握着我和马的方向。

长调是久远的。它也有自己的祖先和母
亲。它的祖先是星辰大海，它的母亲是山川大
地。早在我们的祖先到来之前，这片土地已怀有
身孕。羊水护佑着胎儿的肌肉和骨骼。之后，所
有的叮咚流淌，所有的奔流不息，所有的一泻千
里，都与这温暖的羊水息息相关。

这一汪羊水就是晃动的摇篮。在时光里摇
晃，在岁月中升华，终成一条大水，承载着我们，
哺育着我们，洗礼着我们。

既然是一条河流，就注定要汇集众多的溪水
和露珠；既然是一条河流，就注
定要百尺竿头，因而此起彼伏；
既然是一条河流，就注定要奔向
大海，让世界听懂我们的声音！

这条河流做到了。它的奔

腾蜿蜒，它的静水流深，它的紧贴大地，它的孜孜
以求，它的独领风骚，它的海纳百川，它的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成就了一条大河的波澜壮阔、源远
流长……

感谢阔大的河床、两岸的守望、仁慈的沃野，
还有礁石、滩涂与摇曳的水草，它们让我们的合
声有了更加宽广的音域和多重的回响。

入夜，月亮升起来了，伴着摇篮的晃动，母亲唱
起长调。这是星空的抚慰，也是毕生的哺养……

小羊羔忽然失去了母爱，额吉的长调流淌过
来。这是草原的传承。不知从何时开始，长调一
直在唱，所有的母亲都会唱。像是唱给一只羊、一
峰驼、一座山、一条河，又像是唱给一片天、一朵
云、一阵雨，更像是唱给自己的内心。羊羔的母亲
被感动了，流泪的目光舔舐着自己的后代……

20世纪 50年代，上海有三千个孤儿嗷嗷待
哺，命悬一线。“这是国家的孩子，接到草原上来
吧！毡房里的乳会将他们救活、养大，草原上的
河水会洁净他们的心灵，草原上的风会把他们的
筋骨吹得硬朗，草原上的冰雪会把他们的眼睛擦
得明亮！”

长调唱响了，额吉的奶勺不停地搅动着。
这人世间神圣的爱，在牧草深处如彩虹般映现
着。三千个孤儿，三千个母亲，三千个难忘的日

日夜夜。爱，长大了，长调更长了。黄浦江的浪
花汇入了锡林河，变得像长调一样，柔软、深刻
而又绵长……

长调，多像一锅刚刚煮沸的奶，不仅滋养了
强健的体魄、柔软的心肠和干净的心灵，也让伟
大的中华母亲平添了别样的自豪与持久的骄傲！

长调，源自土地、河流与旷野，野花一样散落
于民间。它质朴、本色、自由，宛若草原的呼吸。
这让我想到最接地气的乌兰牧骑。数不清他们
当中有多少人会唱长调，娴熟地掌握着长调的技
巧，随时随处都以长调抒情，无论是在奔赴演出
的马车上，还是在风雪交加的归途中……

哈扎布唱罢一曲《老雁》，必定会老泪纵
横。他在想，天空中大雁的翅膀就是一朵朵浪
花，只有后浪推着前浪，河流才能奔腾向前。拉
苏荣说：“长调，不是唱给舞台的，不是唱给音响
的，是唱给天地人心的。人是自然之子，当然会
被长调感动，被长调征服。那就跟着这条河流
走吧，它的身后有无尽的源头，它的面前是无边
的大海！”

漫长的夏日即将收尾，天边传来一个令人心
痛的消息：在遥远的阿拉善，一位长调传承人溘
然长逝。她的名字叫奥·额日格吉德玛。至此，
她 93年绵长而又柔软的歌唱戛然而止，成为绝

响。那蜿蜒在沙漠里清泉般的
音律将汇入奔流不歇的长河，
永续传承。

还有宝音德力格尔、昭那
斯图，以及扎格达苏荣、阿拉坦
其其格、乌云毕力格、朝伦巴
图、齐峰、其其格玛、毕力格巴
特尔……这些歌者是我们眼前
耸立着的绵延不断的山峦。

在草原上，有着数不清的
河流。它们像放牧的孩子一样
自由玩耍，时而忘记了奔跑的
时间，时而忘记了耳边的叮咛，
时而又像远方的游子，被那一
缕炊烟召唤，匆匆奔向母亲的
毡房。

在草原上，有一条河叫耗
来河。“耗来”——嗓子眼儿的
意思。嗓子眼儿一样细长的河
水，从未停歇过它的歌唱，它终
年不冻，淙淙流淌。细，无关紧
要；长，是它的命脉。啊，细长
细长的河流，奔腾不息的河流，
才称得上“生命的血管”！

在兴安大地，有一条最大
的河流——绰尔河。“绰尔”——共

鸣、和声之意。千百年来，这片最美的土地怀抱
着湖泊、牧草、森林与芳香的五谷。它日夜唱着
绵长柔软的和谐之音，无可替代。我们有理由相
信，这里一定是长调的故乡！

把歌唱铺展成绸缎献给天地自然，把河流
揣进怀里又融化在血脉之中。长调的长，不仅
是因为它能唱三天三夜，因为西边骑骆驼的人
吟唱东边骑马的人也能听见，更因为它把祖先、
母亲和希望连在了一起，因为它的颤音能够绕
着围栏、牧场和大地久久不散，因为哪怕相隔千
里万里，只要歌声一响起就让人心动，而后热泪
长流……

长调，是弯曲的、折叠的，山重水复；长调，是
颠簸的、震颤的，柳摇花放。它像一匹驰骋的骏
马一往无前，像一头活蹦乱跳的小牛犊顶撞着霞
光。它是远山，又是近水，它是长者，更是少年！

长调有形又无形，物质又非物质。长调，听
得到，却看不见摸不着，它无法抓在手里，却又扯
不断。它的样子，像极了穿着长袍无拘无束自由
舒展的一行大写的字母，在绵亘的大地，在多彩
的云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气象万千。

让我们举起小草的手臂，向一条伟大的河流
致敬！

长调长调：：绸缎一样绵延的河流绸缎一样绵延的河流
□□阿古拉泰阿古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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